
评《百年孤独 》

既然人类有一个广裹的精神世

界
,

人就得不断地给它构筑一个模

式
,

‘

并创造出各种神话
,

从中观照

自己的生存
、

精神和命运
。

二十世

纪是一个神话转换的时代
,

随着上

一世纪理想主义世界精神的分崩离

析
,

一个规整
、

完满和乐观的精神

世界消失了
,

代之而来的是一种多

元的
、

离散的和优患的文明状态
,

现代离言家们对世界采取了一种悲

观的看法
。

一个流浪的
、

思乡的哥

伦比亚人 —加西亚
·

马尔克斯
。

在神秘
、

动荡而充满生机的新大陆

的母体之中
,

用心灵容纳了它巨大

而沉重的历史文化负荷
,

并在 《百

年孤独》中第一次完整地构筑了自

己的世界模式
, 以一个智者的神奇

方式广讲述着一个民族
、

一块大陆
、

乃至人类整休亘古常新的故事
。

一九六七年
, 《百年孤独 》在墨

西哥出版
,

不仅在西班 牙 语 文 学

界
、

而且在以世界文化中心自居的

欧美文学界引起了震动
,

成为拉美

文学爆炸中的最强音
。

它所呈现的

独特的
、

马尔克斯式的世界模式
,

强烈地改变着人们由先锋派以来的

现代主义艺术所形成的审美视读经

脸
,

作为魔幻现实主义最伟大的代

表作家
,

马尔克斯理所当然地进入

了当代世界作家的行列
,

与那些他

所敬仰的先辈和导师们—卡夫卡
,

乔伊斯
、

福克纳
、

海明威—一起
,

成为现代寓言的创造者
,

获得了人类

生存与命运的阐释权
。

文学不能重构整个历史
,

只不

过是用一种语言模式来体察和理解

历史
。 《百年孤独》作为一个语言本

文
,

并非完全客观地与哥伦比亚或

拉丁美洲的外部史实相对应
,

而是

一个现代神话对既成历史的回溯
、

省悟与阐释
。

它是超越于有限历史

之上的寓言和启示录
,

在最广泛的

意义上暗指着关于人类生存
、

命运

的诸多精神命题
。

因此当毁灭的咫风把马孔多连

同它的主人从大地上吹光之后
,

便

只有加西亚
·

马尔克斯顶着黄色尘

埃
,

站立在他自己世界 的 废 墟 之

中
。

他并不要求人们相信这虚幻的

世界确曾存在过
,

而只是生发了一

种深藏诗意的悲观精神
,

完成了一

次对整个人类精神的启迪
。

加西亚

叙 事

马尔克斯通过在作品中设计多

层次的时空层面
,

来同时满足当代

小说的叙事功能和象喻 功 能
。
《百

年孤独》奇特
、

非凡的情节设计
,

构

筑了一个完整的叙事体系
,

作品的

整个情节建立在荒诞
、

夸张和变形

的神话模式基础上
,

布恩地亚一家

和马孔多充满神秘和魔幻意味的兴

衰史
,

既有客观史实的依稀幻影
,

又弥漫着超越现实的
、

浓厚的神话

氛围和征象
。

一个狭小
、

锁闭的村镇
,

一个庞

大
、

混乱的家族
。

这是一个喧闹
、

动

荡与孤独 死寂相交叠的世界
,

充满

马尔克斯的﹃世界﹄

李奕明



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和经年 已 久 的 本

能
、

厚欲的 骚 乱
、

热 情 与痛苦的扬

抑
、

理性的沉思默想以及不可更改的

悲剧命运
。

姓布恩地亚的人们
,

无论

他们如何躲避与挣脱
,

却仍被紧紧地

固定在混乱的生存方式中
,

而毁灭的

结局就在历史的终点等待着他们
。

梅尔加德斯—一个博学的吉普
赛老人—一如智者和先知

,

和他的

羊皮书一起
,

铺展出巨大 的 命 运 光

影
,

遮笼了马孔多所有的生灵
。

这是

叙事层面中一个超然的
、

冷峻的全知

视角
,

是象喻体系中的命运预言家
,

他参予布恩地亚家族的生活
,

共同体

验着难握的孤独
,

但却超越了有限的

时空规范
。

他几度生死
,

似乎不过是

穿行于尘世与另一个神秘所在
,

与无

情的命运之神神交已久
。

他对家族的

兴衰过程及结局早已了然于胸
,

却未

加明示
,

而只是写进了截语般的羊皮

书
,

并沉歇地审视着家族向命运终点

的迈进
。

由此看来
,

这命运的根由内

在于家族的精神与行为之中
,

是梅尔

加德斯所无法拯救的
。

因此梅尔加德斯是一个智者
、

先

知
,

却并非能拨转历史命运之轮的神

灵
,

他的使命不过是释义历史
,

给家

族的人们提供一个省悟的契机
。

他神

情古怪的沉默中深藏着对整个家族的

挚爱
、

优患与无可奈何的悲观
。

在作

品结尾出现了惊人的重合 即马尔克

斯与梅尔加德斯重合
,

完成了自己作
为寓言家的形象 , 《百年孤独》与羊皮

书同构
,

揭示了整体孤独 的 基 本 主

题
,

体现了作家深刻的历史意识与命

运感
。

叙事层面的横组合关系
,

基本上

以众多纷繁的人物线索展开
。

布恩地

亚与乌苏娜的近亲结婚
,

是家族起源

的开始
,

正是这种近亲结婚
,

使家族

的几代人都负有一种
“
原罪 ”意识

,

担

心生出怪物来
,

这是整个作品向后发

展的一个有力契机
。

布恩地亚与乌苏

娜生有二男一女 长 子 何
·

阿 卡 狄

奥
、

次子奥雷连诺和女儿阿玛兰塔
,

阿玛兰塔终生未嫁
,

所以家族的向后

繁衍主要由两个儿子来承负
。

这座血

缘迷宫极为复杂
,

但有一点具有标识

性 就是以后几代人的名字都是重复

的
,

何
·

阿卡狄奥的后代都叫阿卡狄

奥
,

奥雷连诺的后代都叫奥雷连诺
。

这

样
,

分别以这两个名字命名的几代人

便形成了两个人物系列一
一阿卡狄奥

系列与奥雷连诺系列
。

这种排列
,

既

是叙事情节本身的要求
,

同时也是一

种有意味的象喻方式—象喻着在艰
难的历史生存中两种不同的生存状态

和精神探求
。

阿卡狄奥系列是一群热情
、

盲目

和勇于行动的人
,

他们爱动感情
、

贪

欲好色
、

理性巨乏
,

毕生耽溺于平庸

之中
,

永远也走不出封闭自己的狭小

天地
,

处于孤独和坠落的境遇之中
,

却毫无清醒的自我意识和改变生存方

式的愿望
。

他们经历孤独的方式是独

特的 放荡
、

快乐和不自知
。

头一个

阿卡狄奥是史前时期的英雄
,

粗犷健

壮
、

不尚文明
、

勤于狩猎
,

对女人充

满男性的魅力
,

最后莫名其妙地死于

与怪姑娘雷贝卡的婚姻
。

他的鲜血乖



巧
、

可怜地穿过长街
、

流 回 了 母 亲

乌苏娜的面前
,

仿佛向她告知这家族

血统中溢出去了一滴
。

他 生 存得 野

蛮
、

粗糙
,

马孔多被外来文明打破平

静不久
,

就匆忙离开了这个混乱的世

界
。

这一系列中的最后一个阿卡狄奥

是神学院学生
,

但走出马孔多
,

在罗

马接受宗教教育并未使他摆脱家族基

因的影响
,

他成了一个沉溺声色的浪

荡公子
。

为了找到乌苏娜早年埋藏的

三袋金币
,

他几乎捣毁了象征着家族

生存基础的破旧家宅
。

当他被人淹死

在水池之中
,

还在想念着阿玛兰塔
。

这是马尔克斯为这一系列的后代安排

的有意味的结局 由于他们毕生无法

摆脱与生俱来的原始本能的束缚
,

除

了浅薄的贪婪和占有的欲望之外
,

对

自己的生存
、

境遇都没有清限的
、

超

于本能之上的理性认识
,

最终只能被

他人决定死亡的方式
。

拉丁美洲的百

年历史表明
,

由于人民在精神
、

心理

上的不发达
、

不觉悟和浅见短识
,

被

人宰割
、

剥夺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
,

甚至无权选择自己死亡的方式
。

奥雷连诺系列与其相对照
,

在马

尔克斯的世界模式中超越 了 一 个 层

次
。

奥雷连诺 们 头 脑 清醒
,

个性脆

弱
,

沉默阴郁地体验着围裹家族的无

边孤独
。

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
,

人性

的本能层次与清醒的理智处于相互无

助的分裂状态
,

因此既无爱情
,

又摆

脱不了血缘关系上的堕落本性
,

几乎

每一代人都陷入乱伦关系的泥淖
,

一

边沉溺其中
,

感觉到肉体上的极大快

乐 , 一边在精神上感到痛苦
,

为各种原

罪式的心理负担所困扰
,

因而越加孤

独
。

他们为改变家族的生存方式而进

行的努力和斗争恰恰为这种方式本身

所局限
,

而未能使理智的清限和介入

社会的尝试对历史有所裨益
。

奥雷连

诺上校的一生便是在动荡不宁
,

阴郁

孤独
、

毫无爱人之心的心境中度过
,

长年的征战生活
,

并未使他摆脱孤独

感
,

人性的消褪与原欲的骚乱同时困

扰他灰暗的内心
,

结果是同十七个女

人生了十七个小奥雷连诺
。

战争的结

局并未使村镇和家族的生 活 有 所 改

变
,

而只是加剧了混乱
,

他便重新沉

溺到以往的境遇中
,

与孤独签订了永

久的契约
。

最后一个奥雷连诺是马尔克斯精

心设计的人物
,

是神秘的羊皮手稿的

破译者
。

同他的先辈一样
,

他也被原

欲
、

优患和孤独所侵扰
,

在破败的家

宅中重复着几代人的生存方式
,

并在

与姑母阿玛兰塔
·

乌苏娜的乱伦中应

验了家族的原罪
。

恐惧使他的理智有

所彻悟
,

开始加紧翻译羊皮书
,

才发现

这是梅尔加德斯提前一百年写就的这

个家族的历史和预言
,

明白了百年来

动荡而孤独的历程
“

不过是为了让他

们在错综复杂的血统迷宫中去寻找自

己
,

直到生下那个终结家族的
、

神话

般的动物为止
。

就在奥雷连诺正在译

读有关他正在度过的这一刻 现实时

间与羊皮书中时间相同构 情况 的 时

候
,

命运的咫风开始袭击马孔多
,

并

将在他译读出全羊皮书的时候
,

把这

座虚幻的
“
镜子城

”

彻底吹光
。

奥雷连诺系列负载着作家更为深



刻的思考 那些有理性
、

有见识的人

们 , 尽管为挣脱残酷的历史命运做了

努力和斗争
,

并通过各种方式孜孜以

求地探索着民族的精神
、

心态
,

承受了

更大的孤独和苦痛
,

却最终也无法逃

脱民族血统赋予他们的落后的
、

劣根

的本性所造成的毁灭结局
,

因而对历

史过程的变革并无根本的助益
。

孤独

为他们造就了一座血缘迷宫
,

他们只

能迷失其中
,

并同迷宫一起被历史的
力量所摧毁和否是掉

。

这是马尔克斯

渗透在自己世界模式中更为深刻的历

史悲观意识
。

这两个人物系列
,

不仅概括了拉

美新大陆
,

而且对整个人类的生存
、

命运都有观照意义
。

两个人物系列揭

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 孤独
,

阿卡狄

奥们在态行欢谑中经历着一种孤独 ,

奥雷连诺们则在忧思默想中体验着另

一种孤独
。

象 喻

《百年孤独 》作为一个通休象征的

符号系统
,

在完整的叙事层面之下
,

衔接着一个深远的象喻体系
,

它是加

西亚
·

马尔克斯作为一个伟大的现代

离言家对人类生存
、

历史和命运的深

刻阐释
,

是启示录式的浓语和预言
,

也是马尔克斯世界模式中最基本和深

在的超时空构筑
。

这 个 神 话一文 化

层面
,

凝聚着马尔克斯对拉美的民族

心理
、

历史沿革和文化风范的深切体

察与内心容纳
,

从而叙事层面就超出

了有限的表层叙事的意义范围
,

兼具

叙事与象喻的双重功能
,

通过使用荒

诞
、

变形的南美神话 传说作为隐喻

意象和基本语义要素
,

来传导拉美民

族的文化心理在百多年来动荡的历史

过程中的内在苦痛和整体动律
。

作品

中运用的那些经过移位
、

变体和消解

了的神话传说
,

包孕看拉美民族的文

化心理胚胎和集体潜意识原型
。

这种

魔幻现实主义的象喻方式
,

成为马尔

克斯借以探寻和展示拉丁关洲精神意

识的强有力方式
,

人 民 的 锁 闭
、

愚

昧
、

孤独和苦痛的整休心态都组含在

这种象喻方式所涵盖的语义阅限中
,

同时
,

由于作家对各民族历史神话
、

窝言的有机借用
,

就更使这一层面超

越了一个民族
、

甚至一块大陆的有限

边界
,

而呈现了人类整体 的 生 存 历

史
、

经验和命运
,

并揭示了二十世纪

人类共同的
、

永恒的基本主题 不可

拯救的孤独感和优患意识
。

作品用部落迁徙的神话母题隐喻

着人对新的生存地的寻找和选择
。

马

孔多是一个被山脉
、

沼泽
、

森林和海

洋所阻隔的
、
封闭蛮荒的地方

,

周围

森林茂密
、

河水清澈
,

河床上白色的

鹅卵石有如远古巨大的恐龙蛋
,

被烧

焦的西班牙大帆船的龙骨
,

缠绕着各

种植物
,

散发出孤独和忘却的气味
,

标识着拉丁美洲被异族征服的历史
,

也暗示着近代文明依靠暴力的传输及

其在异域的搁浅和衰微
。

姓布恩地亚

的人们当初乐观
、

自信和幸福
,

远离
文明的原始生存方式

,

使他们孤独而

平静
。

吉普赛人带来了各种 新 奇 事

物
,

打开了马孔多人的眼界
,

而整体

的心理平衡也随之丧失
,

开始了动乱



而悲惨的生存历史
。

文明的输入和旧

有生存方式的改变
,

搅乱了布恩地亚

们观念
、

情感和行为的惯常节奏
,

显

据了他们在新的文明方式中心理的失

重
、

脆弱和骚乱不宁
, 以后一百年中

他们在惶惑
、

苦痛
、

寻找和旧有惯性

的交错中生活
,

而始终没能介入新的

文明并建立合理的生存方式
,

家族结

构的松散
、

混乱
、

内战的爆发
、

族人

的堕落以及有如生态转换使恐龙灭绝

般的接连死亡
、

近代资本主义经济侵

略引起的动乱
、

暴力和毁灭
,

都隐含

着一个基本主题 布恩地亚们生存的

窘迫和难以消解的深刻孤独
。

布恩地亚的家宅是一 个 象 喻 符

码
,

伴随着家族的整个生存历史
、

经

历了初建
、

兴盛
、

破败和毁灭的全过

程
。

后代们对家宅的漠不关心
,

表征

着旧的生活基础已逐渐丧失
,

新的结

构又尚未建立
。

乌苏娜作为血缘社会

中母亲形象的完美代表和维持家族稳

定的强有力支柱
,

几次三番地修补破

败的家宅
,

以此抗拒 日益 混 乱 的 局

面
,

维持一种贫穷而有邀德的状态
。

善良
、

宽容
、

勤勉
、

务实的乌苏娜夙
家宅的同步衰颓

,

标志着家族在从旧

时代向新世纪的迈进中
,

既是一种进

步
,

同时也是走向必然的悲剧结局
。

生存的
,

主题对落后民族在新兴文

明的冲击面前所表现出的惶惑和脆弱

的整休心理有着普泛的观照意义
,

也

星现着人类在变革旧的生存方式中内

心的恐惧和苦痛
。

两种文明方式的对

比
,

在旧式家族的心理中引起的极度

孤独
,

潜藏在喧嚣而混乱的 日常表象

下
,

是不被理解和难以拯救的
。

这种

孤独感成为布恩地亚家族历史中不可

替代的主旋律
。

新的文明既给布恩地亚们展示了

新奇而神秘莫测的未来
,

也是所有动

乱和灾难的根源
。

马孔多人对新文明

好奇而恐惧的矛盾心态
,

包含着马尔

克斯对文明价值及其传播 的 双 重 评

价
。

老布恩地亚是一个开拓世界的英

雄
,

吉普赛人的到来
,

扩大了他感受

现实的范围
,

并对新奇事物表现出极

大兴趣
,

竟至疯瘫和 发 狂 ’ 尽 管 他

毕生在为探索世界的奥秘而努力
,

梦

想着把马孔多建成一座用冰块做房屋

的
“
镜子城

” ,

却终究超越不了 自己的

环境
,

最终成为文明更替的牺牲品
,

冰也就作为一个乌托邦式理 想 的 象
征

,

显得脆弱而短暂
。 丈

马孔多人在文明更替中的矛盾和

困窘
,

其普泛的所指意义在于
,

似乎

任何一个民族以往的历史
、

经验
,

都

不曾为容纳某种陌生的文明而从容地

做好心理准备
,

因而好奇
、

惶恐
、

推

拒和孤独便是一种必然心态
。 ’

加之新

的文明方式与血缘社会积淀下来的
、

人们与生俱来的原欲结构 的 深 刻 冲

突
,

更使这一选择显得艰难
、

沉重
,

随之而来的是欲念的放纵与理智的孤

独
。

这是文化与自然
、

理性与原欲在

人心之中的永恒矛盾
,

人类在每一次

生存方式的更替中都将面临这种单面

的选择
。

在这种两难境地中
,

布恩地亚家

族寻找着合理的生存方式 而 归 于 失
败
。

他们对世界的感知变得馄乱
、

不



稳定
,

说不清现实的界限 究 竟 在 哪

里
,

人何必无端地生活在这个衰老得

太快的世界上 观念的动摇
、

生活的

紊乱和不可思议使他们的情感和行为

方式变得古怪而孤僻
,

骚动的原欲不

是被规范
、

安抚
,

而是伴随着苦恼被

放纵 亲族间的乱伦中潜藏着
“
原罪 ”

的惩罚
,

短暂的快意要以家族历史的

终结作代价
。

铁石心肠的老处女阿玛

兰塔
,

却是从未有过的最为温柔的女

人
,

她对所爱的人进行缓慢的
、

不合

情理的折磨
,

是她强烈的爱情与不可

战胜的怯弱之间的殊死搏斗
,

而最后

却是那种荒谬的恐惧占了上风
。

阿玛

兰塔这种恐惧感始终凌驾于自己那颗
一

备受苦难的心
,

只能用反复钉纽扣
、

无休无止地绣裹尸布的方式抗拒与他

人的交流
。

这种
“

反复营造
”

的怪僻是

这个家族用以固守自己的孤独
、

维持

内心平衡的奇特方式 奥雷连诺上校

晚年 日复一 日
、

循环往复 地 做 小 金

鱼
、

乌苏娜不停地回忆家族 的 过 去

等
,

都象喻着他们在不被理解
、

无法

沟通的境遇中封闭自己
、

孤独无助的

心意状态 在更普泛的意义上
,

也是

拉丁关洲乃至人类整体的一种共同精

神意识
。

马尔克斯写出了一个民族
、

一块大陆的整体孤独 , 卡夫卡写出了

发达工业社会中个体的渺小和飘零感

所带来的卑贱的孤独
。

孤独意识作为

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主导意向
,

关联

着当代西方世界文化泛本文中基本的

语义内容
。

在生存
、

情感和行为方式等主题

的交又演进中
,

命运的旋律在神话般

的世界模式中出现
。

马尔克斯用黄色

作为灾难性命运征兆的象喻符码
,

从

天而降的黄花雨
,

简草长 出 的 小 黄

花
、

狂飞乱舞的黄蝴操
、

珑拍色的脑

浆等等
,

无不伴随着离奇
,

恐怖的死

亡
。

奥雷连诺上校的十七个阴郁孤独

的儿子
,

额上全都画着圣灰十字
,

在

以基督教文化为基础的语 义 关 联 域

中
,

这个标识符号明显地表征着他们

被残杀的殉道者命运
。

孤独和死亡有

如双面的雅努斯神
,

盯视着这个家族

的过去与未来
。

在梅尔加德斯的羊皮书被译解的

时刻
,

命运的徽语得到了揭示
。

这位

命运预言家没有把家族的历史按照惯

用的时间程序排列
,

而是把一个世纪

的琐碎事件集中在一起
,

使它们共存

于一瞬间
。

这正是马尔克斯在 《百年

孤独》中用神话模式来结构一个释义

历史的语言本文的方法
,

这种奇妙的

重合也说明着
, 《百年孤独 》并非一部

重现整个史实的历史文献
,

而是阐释

一个家族
、

一块大陆及整个人类的生

存历史
、

精神心理及命运的寓言和启

示录
。

而这命运的谜底就是 当毁灭

的咫风刮过之后
,

这书中所写的事情
‘将来也永远不会 重 复

,

因为命中注

定要一百年处于孤独的世家决不会有

出现在世上的 第 二 次 机会 ,’

时 间

在马尔克斯的世界模式中
,

时间

向度的设计是绝对重要的结构方式之

一
。 《百年孤独 》的外部情节

,

是依据

一种线性的
、

逻辑的时间展开
,

它虽



不是拉丁美洲一百年来历史事实的纯

粹客观时序
,

而是作家对史实时序进

行消解和重新设计的结果
,

但从情节

的发展来着
,

作品的外部时序基本上

呈线性模式
,

是一个序列演进的完整

过程
。
《百年孤独 》中的

“

百年
”

有双重

含义 一是指拉丁关洲一个世纪的历

史命运 二是泛指时 间 之 长
、

之 久

远
,

如有学者所说
,

这是一部
“
从伊

甸园到启示录
”
的人类整体的漫长生

存历史
。

因之
,

作品外部所呈现的是

一种客观的
、

线性的
、

不可变更的时

间模式
。

然而深入一步
,

就会发现
,

在这

种线性的时间模式深层
,

另有一种隐

蔽的
、

内在的时间模式在起着一种统

辖作用
,

从内部制约着作品情节在线

性时间中的展开
。

这种时间模式是主
观的

、

非逻辑的和循环的
,

是马尔克

斯从拉丁美洲的历史文化母体中发现

的一种
“

魔幻时间
” ,

它不同于欧美现

代主义文学中的
“
个人心理时间”

,

而

是沉淀于布恩地亚家族和马孔多人整

体心理之中的
“

群体时间
” ,

与拉关民

族的集体无意识原型有内在的渊源关

系
。

如果说
,

线性的时间模式确定了

作品外部情节的基本结构
,

那么循环

的魔幻时间模式则为作品确定了一种

统一的内部结构
,

而且作品的整体氛

围
、

动机
、

涵义正是通过这两种时间

棋式的相互对立和冲突来发展的
。

以布恩地亚家族为首 的 马 孔
’

多

镇
,

在创建伊始
,

并没有接受线性的

时间概念
,

而是被循环的魔幻时间所

支配
。

由于生存环境的高度闭塞
,

他

们看不到外边的天地是何等模样
,

便

也感觉不到世界在发展
,

觉得时间不

过是在循环往复地绕圈子
。

这种非逻

辑的时间观念是维持着这个封闭群体

的心理平衡的重要因素
,

使他们达观

自信
、

乐天安命
。

所以马孔多一开始

是一个幸福
、

繁荣的村镇
,

村子里的

人没有一个超过三十岁
,

且从未死过

一个人
,

完全是一种完满自足的自然

原始状态
。

这时候
,

魔幻时间模式统

辖着马孔多群体的心理
、

思想和行为
。

流浪的吉普赛人的到来
,

打破了

马孔多的平静
,

人们开始知道外边的

世界如此新奇
、

广大
,

封闭的白然生

活从此开始了混乱和动荡
,

人们为各

种见所未见的新奇事物所吸引
,

这也

就是整体心理平衡开始失去的征兆
。

神秘的雷贝卡从外边的不知什么地方

来到马孔多后
,

这种混乱的迹象越发

明显
。

她带来的那 口袋父母的骨殖开

始每夜咔喳咔喳作响
,

搅得人们难以

入睡
。

不久
,

由于雷贝卡的传染
,

全

村的人都得了失眠症
,

整夜地坐着
,

讲些混乱
、

荒唐的故事消磨时间
。

而

且人们开始失去记忆
,

把物品的名称

全都忘掉了
。

布恩地亚为了保存己有

的知识
,

开始着手制造那台荒诞的记

忆机
,

后来梅尔加德斯带着神药回到

马孔多
,

才制止了病的蔓延
。

这是一

个象喻性的细节
,

暗指着马孔多人在

丧失记忆和保存知识的过程中
,

清晰

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历史
,

并接受了不

可逆转的时间观念
。

至此
,

客观的
、

线性的时间模式开始进入作品主题
,

而两种时间模式的冲突所构成的作品



整体动机的发展
,

也由此开始了
。

以后情节的所有发展
,

在相当大

的程度上都是两种时间模 式 相 互 纠

结
、

撞击的结果
。

线性时 间 是 明 显

的
,

它载负着所有的外部事件
,

向着

它们的命运和结局不可逆转
、

残酷无

情地发展
,

构成了马 孔 多 兴 盛
、

混

乱
、

衰败和毁灭的整个过程
。

循环的

魔幻时间是内在的
、

象喻式的
,

从内

部制约着外部情节的线性展开
。

乌苏

娜是一个一生都在用魔幻时间同线性

时间相对抗的人物
,

面对线性时间的

无情延展
,

眼看着家族和村镇 日益棍

乱和衰落
,

她觉得这是
“

时间的一个

过失
, ,

因为“过去上帝安排年月时并

不象土耳其人量一码细棉布时那样耍

花招
,

所以那时的情况就和现在不一

样”
。

布恩地亚面对 日趋混乱的环境
,

断言
“时间这架机器坏了

”。 阿玛兰塔

则用固守自己内心孤独的方式抗拒时

间的飞逝
,

在被告知死亡 即 将 来 临

后
,

便无休无止地缝制自己 的 寿 衣

因为寿衣缝不完是不会死的
,

但终

子还是缝完了最后一针
。

令人惊异的

是阿玛兰塔能异常镇静地接受时间发

展带来的必然死亡
,

这种平静是孤独

带给她的
。

奥雷连诺上校在千预社会

的政治企图失败后
,

重新回到了小屋

子里 隐喻他重新回到了魔幻时间模

式之中
,

开始周而复始地做起 小 金

鱼来
。

奥雷连诺上校是毕生都被两种

时间模式所困扰
、

内心最为痛苦的一

个人
,

但最终他仍旧停留在魔幻时间

棋式中
,

成为线性时间的牺牲品
。

由此可以看到
,

布恩地亚家族和

马孔多群体
,

实际上都处在一种非常

荒诞和矛盾的境地之中 一方面
,

由

于线性时问的残酷无情和不可逆转
,

自从它进入马孔多人的生活以后
,

他

们就只能消极地被它裹挟 着 向 自 己

的命运和结局迈进
,

任何抗拒的努力

都无济于事 , 另一方面
,

马孔多人的

整体心理又同时耽溺于魔幻时间模式

中
,

循环往复
、

毫无进步
,

仿佛一个

无论岁月如何久远
,

却永远也无法长

大的侏孺
。

这也决定了他们在这两种

时间模式的强烈冲突和交错中
,

必然

走向毁灭的结局
。

两种时间模式的设计
,

在更大的

语义关联中
,

隐喻着整个人类所共同

面临的一种尴尬境地 在悠久的生存

历史巾
,

甚至今天
,

人类的智慈 对

应着科学 和心灵 对应着艺术 始终

是两个分立的
、

相互无补 的 不 同 领

城
,

智慧的发达和科学的进步
,

并不

能从根本上解决心灵的苦痛和艺术的

困窘
,

因此艺术不过是在更新了的形

式中探索着关于人类精神生存的亘古

常新的诸多基本命题
。

用马尔克斯的

观点来看
,

它们或许一个被线性时间

所支配
,

另一个被循环时间所统辖
。

布恩地亚家族和马孔多的故事结

束了
,

人类的故事仍在继续
。

对于世

界整体来说
,

每一个清晨
,

太阳照常

升起
。

这是一个亘古神话永无休止的

开始
。

绝望或者乐观
,

全在这里
。

《百年孤独 》
,

加西亚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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